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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 走走

微微 笑笑
□□王宏甲王宏甲

我见到王升英时，她给我的第一
印象是总在微笑。起初我以为，这是这
位山区教师对人礼貌的表情，后来才
发现，这是她几十年来总是对学生微
笑，已习惯成自然的表情。这就令我惊
叹了：要多少岁月，要怎样的心情，才
会铸造出这样一种几乎无时不在的永
远的微笑！

王升英是河南省林州市衡水镇卸
甲平村的小学老师。她幼年时患小儿
麻痹症腿有残疾，上学后心中一直有
一个理想——长大了当一名医生。
1973 年，她 18 岁高中毕业，看到家乡
有很多孩子失学，却没有老师教他们，
于是她改变了学医的梦想，选择回家
当一名乡村民办教师。

王升英的教学生涯，贯穿了从改
革开放前夕以来，农村教育 30 多年的
发展历程。她的典型性还在于她其实
是众多中国乡村教师的代表。

“文革”结束后很多年，有不少农
村学校的教室还是危房，王升英所在
的小学就是其中一所。每逢下雨，她担
心教室不安全，就挨家挨户到学生家
里去上课。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她总
是用充满阳光的微笑去跟学生和家长
商量，一起去勇敢面对。

“你的微笑就是这样开始的吗？”
我笑着问。

她没想到我会这样问，一时答不
上来，仍是微笑，然后说：“那时候，我
们什么都没有，只有微笑。”

后来，一场暴风雨终于把学校摧
毁了。她就带着学生在大树下上课。贫
穷的乡村和孩子们的读书声，构成了
文明与忧伤的交响。

再后来，在一次野外上课时，他们
经历了一场泥石流，幸好孩子们都脱
离了危险，但她知道再也不能在野外
上课了。于是她在建自己家的房子时，
把它建成了适合学生上课的五间教
室。钱不够，就跟别人借着。

她的微笑给每一个借钱给她的乡亲留下深刻印
象，那微笑中有尴尬、有感激、有期望……人们都能感
到那是在为孩子们微笑。

我们常说要公私分明，但王升英老师却完全模糊
了家与学校的界限，也分不出自己的孩子和学生们有
什么区别。为了还借款，她长期节衣缩食，家中除了那
些她用自己的钱做起来的课桌椅，几乎就没有像样的
家具。同事因病住院，她义务代课8个月而分文不取。为
了不让村里特别贫困的孩子失学，她替那些穷孩子交
书本费。雨季到来，上学来回不便，她还管学生吃住。一
度，她的丈夫非常苦恼，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甚至提
出离婚。王升英哭着说：“如果你真要离婚，我也没有办
法，但我不能离开这些孩子。”

当然，她的丈夫也被感动了。他看到这个世界是有
一些真正了不起的人的，而这个人就出现在他的家里。
他不知不觉成为最支持王升英的人，有如这个村子里
的“编外教师”，帮王升英做着许许多多不赚一分钱还
不断贴钱的事。

为了让残疾的孩子李增华同其他孩子一样上学，6
年间王升英不断地鼓励他、照顾他——带着他活动，背
他上下楼。李增华一年年长大了，而她自己的腿有残
疾，背不动了，她的丈夫就接着背。有人问起李增华的
成绩，她总是微笑着说：“好的。”但从不告诉你到底成
绩如何。

在她这里没有好生和差生，有的
只是需要读书学知识的学生。这就是
教育崇高的本质！这些事在她和她的
学生中，在她和她丈夫的生活中，已经
平凡如流水，清泉般洗涤着我们这些
都市生存者的灵魂……我们不能不怀
着至高的崇敬，把这潺潺流水、汩汩清
泉，介绍给每一位读者。

2006 年，教育部和中央电视台共
同举办的《奠基中国》教师节大型专题
晚会，以“为了农村的孩子”为主题，要
从 700 多万农村教师中选 9 名优秀教
师来晚会现场做客。当时遴选的原则
是不考虑此前已获诸种荣誉称号者，
主要选择寡为人知的新人物。专题节
目组的工作在盛夏就开始了，大家说
这是大海捞针似的“海选”啊，王升英
就是这样被选出来的。

我少年时看过苏联电影《乡村女
教师》，讲的是“十月革命”前，一位女
中学生瓦尔瓦拉志愿离开大城市到农
村当小学教师的故事。我知道王升英
同瓦尔瓦拉有一项重要不同，王升英
生长在农村，瓦尔瓦拉生长在大城市，
但我在接触了王升英的故事后，脑海
里就一直闪现着一部中国版的“乡村
女教师”。我想，她们有一个很大的共
同点，就是都把一生投入到那么平凡
的乡村教育事业中，平凡如清风明月，
无需寻觅，无处不在。

当摄制组问王升英的丈夫，你最
想跟王升英说一句什么话时，她丈夫
说：“我跟了她几十年了，就想对她说，
让她对我温柔一点。”

于是我们都听出来了，他羡慕甚
至有点嫉妒他妻子的学生，因为王升
英总是对她的学生那么温柔。

在她 30 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曾经
20年以校为家，10年以家为校。她家乡
的中心小学建起来了，孩子们到条件
更好的学校去了。摄制组在王升英的

家中，看到那些桌椅仍然摆在那里，她用手抚摸着它
们，说：“嗨，什么时候，我还能再回到以前的日子，该多
好啊！”

说这话时，王升英的眼泪一串串掉下来。她当然知
道，孩子们有了更好的学校，那也是她期望的。但是，从
前的生活在她心中，不是艰苦，更不是痛苦，而是幸福！

“在温暖的阳光中给学生们上课，是我最幸福的
事!”她说这话时，微笑中有无限的神往。

确实，即使在条件最匮乏的时期，她也没让山村停
止过读书声。只要有老师在，通往文明的路就在。这就
是她的幸福，她的价值。

2006年，王升英被评为“2006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
物”之一。2008年王升英被选为北京奥运火炬传递手，7
月 28日北京奥运圣火在河南省安阳市传递，王升英从
坐在轮椅上的火炬手贾红手里接过火炬。

王升英受到了家乡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在一次获
得某项荣誉的颁奖大会上，主持人请她谈谈获奖感想，
她带着似乎有点紧张、有点不安的微笑说：

“我很激动，我讲不好。国家给了我这么多荣誉，我
会好好珍惜，不骄傲。我感谢家乡父老乡亲的支持和鼓
励，我希望社会各界和媒体能将视线转移一下，关注与
我一样的其他教师。他们的工作和环境跟我差不多，也
将自己的身心扑在了教育事业上。同时也希望媒体帮
助呼吁，让大家能更多地关注山区的孩子们，把山区的
教学条件改善一下。”

■■讲讲 述述

诗歌在天上舞蹈
金秋时节，初到东莞便感受到

她的美丽、鲜活和安祥。宽敞而平坦
的大道如锦绣交织，路旁鲜花簇簇
绿树葱茏，一座座款式新颖的高楼
在蓝天下矗立，高大的棕榈和木棉
以及不知名的南国树木，掩映着一
扇扇明亮的门窗。白天车如河，追着
时间奔流；夜晚灯如海，枕着月光抒
情。远处有罗浮山庙宇的香烟缭绕，
仿佛能听到木鼓钟罄，声声包容着
祈求顺遂吉祥；近处有东江的碧波
荡漾，仿佛回响着东江纵队嘹亮的
军号声。

我是随以玛拉沁夫为团长的中
国作协采风团来东莞的。翌日下午，
我们驱车进入榴花公园，车子沿着蜿蜒的山路缓缓而行，凭窗观看，
一边有对对鸳鸯戏水，一边是绿茵茵的草坪铺展在山坡上。路上簇
拥着许多年轻人，勾肩搭背、笑语喧哗，他们大都是来自外地的打工
仔和打工妹，经过了一周的紧张劳作，在双休日来到湖光山色间寻
求短暂的安闲。登临最高处，有一座陡峭的山丘，刀削般的峭壁上有
一幅袁崇焕的巨幅浮雕，衬景是与清军鏖战的画面。阵阵歌声伴着
手风琴从山丘上方飘来，我们站在山丘下看不到人，但从这宏大而
嘹亮的声音中，能感觉到是不下百人的齐唱。激扬而舒放的旋律，饱
含着青春的热情，这是他们紧绷的心弦获得一次宽松，这是他们被
捆绑的自我获得一次释放，像放飞的鸟儿在蓝天下飞翔。

东莞是一座移民城市，有近十万打工者，背着故乡山水来这里
寻找机遇实现梦想。从广义上来说，“打工”就是付出智慧和辛劳而
获得社会给予的酬报与确认，是道路也是阶梯，是生存也含理想，会
经历难以言传的艰辛和痛苦、困惑和迷茫，失望与希望交织，悲泪和
喜泪交融。这种深切的体验滋养了文学的灵性，东莞就成了“打工文
学”的发祥地，也成了打工诗的大本营，郑小琼、许强、谢湘南等许多
青年诗人从东莞起步走向远方，他们的作品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如今“打工诗歌”已成为诗坛一面宽敞的窗口，能窥见一代人走
向生活的步履和精神风貌。

离开榴花公园的时候已是夕阳西下了，在草坪上还有对对情侣
依傍而坐，或细语缠绵或目送秋波，还有三五男女青年聚拢在一起，
有的半躺半坐，有的平躺在草地上仰面朝天，在身心俱释中望着天
上的流云，遐想如诗歌在天上舞蹈。榴花公园是精神的驿站，他们在
短暂的停留之后，又带着诗意前行了。

“私个”与“诗歌”
我们怀着愉快和仰慕的心情，来到东莞东城区文化站，这是毗

邻而立的三座乳白色楼房，集图书馆、影剧院和区文联为一体，同时
又是中国作家协会东莞文学创作基地。一块巨石立在门前的草坪
上，镌刻着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遒劲而洒脱的题字，巨石因其未
经打磨而显艺术品位。走进这座宏大的殿堂，大理石的地面，素雅的
廊柱，宽敞的会议厅和富有现代感的门窗，走廊里悬挂着一幅幅油
画，显现出一派华贵而高雅的质地。

这里是东莞的作家、诗人、音乐家和书画艺术家的家园，他们经
常来这里闲坐品茶、进行艺术交流，也不断有来自京华和全国各地
的名家来这里做学术报告。文化站主任康健是音乐家，睿智而洒脱，
又有很好的口才，他滔滔不绝地向我们介绍文化站和文联开展的丰
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以及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成果。举行这些有
声有色的活动，显然需要强大的经费支撑。而东莞市委市政府和东
城区的领导们，如此重视文化建设，令我们钦敬而感叹不已。

时代的前进迅速改变城市的风貌，它正以速度和高度回应四
季，而且也迅速改变人的心理结构、扩大人的文化视野、递嬗人的价
值取向。我在感慨之中回忆起十几年前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往事，
为此我还写过一篇5000多字的随笔《南行，为谁歌哭》，其中有两个
小标题：其一是“道以载文”，其二是“南辕北辙”。因为要在离东莞不
远的C城建立中国诗歌学会的创作基地，我满怀欣喜而至，朋友为
我接风，相邀七八位当地名流作陪。他们热心地谈论金钱，然后又谈
论各自的轿车。坐在我身旁的是当地文联主席，我问他坐什么车，他
说文联很穷没车，他指指对面身着西装的男士说搭乘他的车而来，

他是道观的道长。道长面颊红润目光炯炯，抱拳拱手一派仙风道骨，
我问他为何不穿道袍，他说兼带经商。我为之感慨万端，谁都有钱只
有文联没钱，道长的车拉着文联主席，谁说“文以载道”，岂不是“道
以载文”？虽然戏谑，但不乏感伤。

翌日，C 城市委领导引我来到一家豪华宾馆与某公司老总相
见，似已谈妥在这里建立“中国诗人之家”。我主动向老总介绍中国
诗歌学会的建构和性质。他问我，诗歌能够给他带来什么直接利益？
我说不能，却能提高你的品位。他不知品位何用，我便向他讲述文化
投资贵在开启智慧而不是急功近利。他笑问我经营什么，我说经营
文字。又问文字也能发财？话不相投事没办成，隔日又与他相聚。席
间他谈笑风生，可待到我谈及诗歌的价值时，他却中途退席。他先前
以为是“中国私个学会”，私人个体学会必定集全国私家企业于旗
下，与之交往会有多少“直接利益”啊。可现在发现“私个”竟然是“诗
歌”，在他心中诗歌焉有屁用。“私个”与“诗歌”之误，真是“南辕北
辙”。

十年之后，我来到东莞，站在东城区文化站门前，面对扇形的露
天剧场，与之相连接的是开阔的休闲广场，我心中激荡着浓浓的诗
情。这里经常演出精彩的歌舞和诗歌朗诵，文学之花在这里竞相开
放。夜幕降临，天上繁星闪亮，地上有五彩灯光，都像诗者的眼睛。

倾听历史的回音
虎门是光华熠熠的星座，高标于中国历史的天空，向全世界昭

示中华民族英勇顽强的民族性格和爱国主义精神。来到东莞必去虎
门踏着英雄们的足迹，谛听壮怀激烈的历史回音。

我们在太阳西斜的时候来到虎门，远望船形的鸦片战争博物
馆，如同宏大的战舰，驻守在珠江口岸，旌旗猎猎威风凛凛。因正在
修葺未能看到那些巨大的焚烟池，却让人回忆起无数次从影视屏幕
上看到的激动心胸的场面。我们沿着海岸行走，听着阵阵涛声思绪
翩翩，深深缅怀林则徐这位有胆有识的爱国志士。在政治腐败国僻
民穷的背景下，面对英国的虎视眈眈，他却能挺身而出下令焚烟，这
是怎样的雄心烈胆！作为一个深谙经史的政治家，他何尝不知智者
多舛、英雄末路，但他恪守“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誓
言。他在忧患意识中闪耀着强烈的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之魂。

在夕阳西照中，我们走近威远炮台这座闻名遐迩的炮群。这里
一共有 40门大炮，呈月牙形排列，背倚青山面对海口，成为虎门要
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鸦片战争前夕，于1835年（道光十五年）经
广东水军提督关天培奏请修建，誉为“海上长城”，如铁锁海岸震慑
英军。1839年林则徐曾来视察，颇感欣慰。由于琦善拱手媚敌，拆除
部分军防，1841年2月26日，英军以强势进攻，我数百名官兵奋力抵
抗，终因后无援军惨烈殉国，从而门户洞开丧权辱国。我们沿着花冈
岩垒砌而成的巷道行走，右边是一间间宏大的暗洞，每间暗洞有一
门铁铸的大炮，从洞口对着海面。巷道左边是两米高的花冈岩围墙，
真是壁垒森严万夫难攻。我用手轻轻抚摸炮筒，仿佛仍能感到昔日
的温热，站在这里谛听，仿佛仍能听到昔日的旗飞炮响和激越的呼
喊，但是再也看不到烟霾弥天战云滚滚。

从洞口眺望，从东莞通往广州的大桥，如一道彩虹高悬于海天
之上，一艘艘巨轮正从这里远航，作为和平友谊之旅，驶向异国的港
口。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在这里浓缩成壮丽的画卷，远处传来嘹
亮的歌声，正是强国盛世之音与海涛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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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良崮决战再记
□苗得雨

提起孟良崮，人们会说，它太出名了。沂蒙山出名，它是沂
蒙山中一山，沂蒙是一片大范围的群山，它是小群山。它有名
的山峰就八九座。东有雕窝，西有耳子山、来家崮、狼窝顶，中
有三大主峰：大崮顶、孟良崮、芦山大顶。小山头很多，如横山、
鹁鸽亭、蛤蟆头等。部队史料书中，除了孟良崮、芦山标有名
称，其他都称高地，520高地即耳子山，540高地即来家崮、狼窝
顶，600高地即大崮顶，610高地即孟良崮，620高地即芦山。孟
良崮战役，决战那天，是三个回合，一是拿下来家崮，二是拿下
大崮顶，三是拿下芦山大顶。拿下狼窝顶与孟良崮，是在第二
个回合的一前一后。

现在写文章，可以不再用某某高地之说，对照一下，写明
山的名字。但由于没有亲自去孟良崮看一看，或是回忆不准，
很多人写的文章错误百出，如有的说芦山是600高地东南一小
山峰，不知它为最高。有文章说，孟良崮实际上是座秃山，至今
寸草不生。但实际上，沂蒙山除了裸露的大岩石，也是有草有
树，当年歌里就唱的是“青山绿水多好看，风吹草低见牛羊”。
现在经过建设开发，已经是有名的孟良崮国家森林公园，许多
大岩石都被林木遮盖了。有文章说，孟良崮山峰像磨盘，又有
说像蘑菇云，这“两像”都不像。沂蒙山所有的崮，几乎都是山
上有山，那山上山，上面平，四面是悬崖（当地叫“光崖”），崮之
名由此而来。还就是只有孟良崮没有这样明显的特征。1974年
我登山时，画过速写，在大崮顶画西面几座山，在孟良崮画东
南面的芦山与几个叫不上名的小山。孟良崮山顶，是几块数人
高的大石头，石缝中有草，石头之间有树，而现在已是一座小
绿山了。

孟良崮战役开始的报道，是说的“在孟良崮、芦山地
区……”。紧接着就径直称孟良崮战役。这个战役的出名，是打
了个敌人上下想不到，挫败了它的重点进攻，消灭了进攻骨干

“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74师（整编后的师等于军），击毙了他
们的名将张灵甫。此役之后不久，战争的主动权便由敌方移向
了我方。

重点进攻，是在全面进攻无效之后改变的，延安一处和山
东沂蒙山这一处是重中之重。敌人在华东共投入80万兵力，放
到进攻前线的是 45万，其中有 30万是从别的战区抽来的。我
们华野部队是二十六七万，这二十六七万是新四军、山东和两
广部队的集中。蒋介石以为只要把地盘都占了，我军就无路走
了。不知这一集中，我们全局的弱势可以变成局部强势，而若

干局部强势的积累，渐渐成了全局的强势。这是蒋先生当时想
不到，后来也想不到的。是他的打法帮助了我们。孟良崮战役
之前，他一直没把我军放在眼里。一次莱芜战役，吃掉了他6万
多兵力，他没当回事，在占领了我们的延安之后，正洋洋得意。
1947年 5月 12日在一个讲话中说，他准备正儿八经地去视察
延安。巧了，也就在这一天，我们华野决定打74师。

12日决定，13日运兵，13日晚上打响，14日打了一天，敌
人左右还不知道打谁。我们凡打阻击的地方，敌人都觉得在打
他们。一纵一部分插到黄百韬 25师西面，既阻击更西面的 65
师，又牵制25师，黄百韬感到受到了夹击。东面我们八纵有两
个师开始主要阻击李天霞的83师，李天霞大叫受到共军重兵
攻击。他那个罗文浪的57团，是从孟良崮撤向万泉山，被八纵
23师逮住的，才600多人。李天霞后来倒是拿出一个连冒充一
个旅的番号去支援，大部队却越撤越远。东面的一兵团三纵队
桂系的第七军和48师，5月14日这天，还闷着头朝原定的莒县
方向进攻，下午从苗家曲过河占领了我们村苗家庄到界湖（即
今沂南县城）一线，第二天发现情况不对，也感到受到了夹击，
连忙向西南方向缩回。这被“夹击”之感，来自我们二纵、七纵
与特纵的阻击，二纵在他们与83师之间，七纵与特纵在东面。
我们特纵的大炮先向他们开的炮，牵制目的达到后，即悄悄急
速拉向打74师的西线。这支桂系部队，一直自我保命，两年后
到了广西，才被四野消灭。

5月 14日这天，张灵甫还在做着原定 12日打下坦埠的美
梦，那劲头是朝着北面，以为共军打谁也不会打他的74师。我
们四纵从正面打打退退，是为了让他别跑得太快。他渐渐发现
苗头不对，才朝南面孟良崮方向撤退。14日晚上，我们打下了
万泉山，六纵占领了垛庄，一纵从西面抄过来，对74师的合围
完成。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在蒋介石身边当“参军”的韩练成，
给蒋出主意说，共军打运动战，我们也跟着打运动战，在鲁南、
莱芜吃了亏，这回改为阵地战，让74师上孟良崮。陈诚对蒋说，
这时突围还来得及。蒋说，为什么要突围？是绝好的机会，让74
师吸引住共军主力，来个四面包围，“中心开花”。张灵甫上山，
是自己的也是总指挥的决定。实际上，当他见垛庄已被我六纵
占领，退已无路，孟良崮不上也得上。5月14日的这天晚上，两
边的领袖都一夜没睡，都是牵肠挂肚，一直听着消息。在陕北
转战的毛主席，末后吃了几片安眠药，睡了一会儿；那边的蒋
先生，是一夜没合眼。

张灵甫上了山，在来家崮和狼窝顶之间的洼地处停留。我
们打耳子山时，他还到前面督过战。当我们打下了来家崮，他
的指挥部移向了东面。他的三个旅，51旅在身西，58旅在身东，
57旅在身后，开始是57旅担当师部守卫，后改为58旅。我们打
下来家崮，表明我们整个部队已经打到了山上，在山上立住了
脚。这是最后决战的第一个回合。垛庄一带参战的民兵，看见
敌人这个时候在山上扯起了红十字和白十字，那是在向他们
的总部请求空投。5月 16日那天西南风大，空投大都落不准，
有的水箱飘在空中，被我们用枪一打，水全洒了，而落到我们
阵地上的热乎乎的馒头，正好犒劳了我们的战士。战士们说：

“运输大队长想得真周到，又送美式枪炮又管饭！”
后面两个回合，战斗更激烈。一纵向东，四纵向南，六纵三

个团（包括特务团）和八纵22师64团向北，打下600高地大崮
顶；九纵在东南打下雕窝；八纵从万泉山向芦山打。八纵的23
师指挥部就在两山之间的沟底。大崮顶是5月16日中午11点
多打下来的。移到东面的74师指挥部，师长张灵甫在那里继续
指挥。据敌方的记载，在11点30分这个时间，张灵甫和纵队司
令、25师师长黄百韬通话说，转告上级，不要再空投，改为轰炸
600高地大崮顶西面各高地。黄百韬还电话告诉兵团司令汤恩
伯，说12点到2点，张灵甫只坚守芦山到610高地（即孟良崮）
之间的狭小范围。张灵甫这期间给57旅旅长陈嘘云通话，问他
在哪里，说“死也要死在一块儿”。有文章说，74师指挥部在600
高地西北一个山洞中。600高地大崮顶西北，没有山洞，那一带

也已有了我们的部队。近年沂南开发，才发现孟良崮西北有个
小山洞，叫九龙洞。当时74师就是知道有这个洞，也不能用，安
不开指挥部，而且那下面已有我们的部队。我们华野粟裕带领
前线指挥部在艾山一个山洞里指挥，这个山洞，在洞口往南能
看清孟良崮诸峰，有说法叫“老君洞”，有说法叫小村张林附近
的“千人洞”，至今沂南还没顾得上开发。

芦山，是反复争夺，最后的战斗中打下来，约在下午两点
半。我们捉到的 83师 57团团长罗文浪事后回忆，说他在山东
庆云时遇到张灵甫的随从参谋杨占春，杨说张灵甫写遗书等，
是下午两点左右的事。近年，沂南在芦山东南山半腰发现的那
个山洞，叫蝙蝠洞，也叫万福洞，洞中很宽阔，也很深，能盛数
百人到千余人。那里边有电话机等遗物，国防大学的专家鉴
定，此处才是 74师最后的指挥部所在地。74师参谋长魏振钺
带千人突围，张灵甫安排最后的事情等，都是在这里。有文章
说，打下 600 高地，打进张灵甫所在山洞，一场暴雨降落。600
高地是在中午11点解决的，而下午5点左右突然下起暴雨，持
续了近20分钟。下雨前，我们还为解决隐藏在芦山、孟良崮之
间洼地的7000人，补了约半个小时的战斗。雨停后，我们的部
队下了山。

600高地大崮顶东南有个小山洞，约一人来高，可能是74
师指挥部中间一度的所在地，或仅是一个旅的指挥部。58旅接
替57旅担当师部守卫后，末后在山洞里，与张灵甫在一起的，
除指挥部人员，还有58旅旅长卢醒、副旅长明灿等，58旅上山
后，是在东部，说不定芦山东南这个山洞，就是58旅的指挥部。
史料“军中日记”中，关于5月16日那天，有这样的记述：“下午
1时30分，四纵确占600高地及孟良崮。崮上九纵，崮下四纵，
芦山尚未解决。”“粟令八纵解决芦山，九纵、四纵合力打芦
山。”“2时30分，八纵已解决芦山，俘一部，余数千沿沟逃向赵
家城子。”赵家城子在芦山、孟良崮东北，那里九纵早已占领，
逃敌自然只有回窜。那最后解决的7000人中，可能包括他们。
八纵23师69团一营营长邵纯儒，前几年在《齐鲁晚报》有一篇
回忆文章，说张灵甫和副官与一个卫士是在洞口被炸死的。查
史料图例，69团参与主攻芦山时，恰在东南有现在这个山洞的
位置。往南依次是 68 团、67 团和 24 师的 70 团。邵纯儒的这段
话，与实际情况联系看，较为可信。我的一个老乡邱为胜，当年
在八纵22师64团，他告诉我，他们先打阻击，后与大家一齐打
上了山。他们团从芦山西侧一直打到大崮顶。末后敌人乱了
营，哪里有敌人，我们往哪里打，有的纵队之间，也互相掺和到
了一起。他说，23师师长陈宏曾有个回忆，说最后解决张灵甫
的，是八纵。

在现在这个山洞附近，有一处平地，人们在那里捡到马鞍
镫等物，是敌人山穷水尽时杀马吃的地方。沂南准备把这个地
方取个名，作为一处景点。74师往北进攻时，它的兵站在垛庄，
有运输队来来回回。我们占了垛庄断了它的退路，也断了它的
供应线。张灵甫给蒋介石和给夫人的遗书中，那“弹尽粮绝”一
词，是确确实实。他们上山后队伍的弹药，只够打两天用的。我
们却始终弹粮充足。5月 16日这天，负责后勤的汪道涵，动员
民工急速往前线运了250车弹药。而其他支前小车，更天天似
水般流淌。此次战役，我们各种民工共出动了92万人。

整编74师的被消灭，敌人上下一片哀叹。蒋介石心痛得吐
血。几天前，他还傲气冲天，说“三个月至半年解决中共”的大
话，此时哑口了。一个月后，我们全局的战略反攻开始。

■■现现 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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